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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尋常路1 
—郭實獵前往中國傳教的原因再探 

 

李騖哲 

圖賓根大學亞洲與東方學院博士後 

 

 

 

摘要 
 

郭實獵是非常重要的來華新教傳教士，也是第一位來

到東亞的獨立傳教士。通過郭實獵的荷蘭語傳教日記可知，

他脫離荷蘭傳道會，並最終選擇華人傳教事業的原因，並非

如前人所言，是出於長久以來對中國的興趣，而是他與荷蘭

傳道會的矛盾，東南亞華僑的巨大吸引力，以及郭實獵急於

成功、成名的個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一八三〇

年代以前，新教傳教士在東南亞相對混亂的工作狀況，也對

郭實獵日後常受人詬病的傳教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

些因素是我們理解郭實獵，乃至早期來華傳教士群體的關

鍵線索。 

 

關鍵詞：郭實獵  荷蘭傳道會  東南亞華僑  傳教士 
  

                                                             
 1. 本文蒙蘇精先生提供珍貴檔案文獻，上海外國語大學陳琰璟老師對文中翻譯引用的荷蘭

語文獻進行了細緻的校對，兩位匿名審稿人也提供了珍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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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Karl Gützlaff）2是鴉片戰爭前後二十年間舉足

輕重的來華新教傳教士。他是第一位以私人身份進入中國

內地的新教傳教士，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者、義

律（Charles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中文秘

書，以及「漢會」的建立者。學界對郭實獵的相關研究，可

謂汗牛充棟。3但是，學界對郭實獵最終選擇來華傳教的動

機的敘述卻尚有疑問。前輩學者如施呂特（Herman Schlyter）

和魯珍晞（Jessie Lutz）都曾根據郭實獵來華以後的活動，

推測他早在歐洲遊學期間就已經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並在倫敦拜謁過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等人。4但這位著名傳教士其實是高度

疑似「自戀型人格障礙症」患者，他偏執極端的個性雖與宗

派和時代有關，但更多地表現出病態人格的相應特徵。他

的青年時代實際上一直沉浸在對希臘的幻想之中，並且一

                                                             
 2. Gützlaff 的中文譯名有「郭士立」、「郭實臘」、「居茨拉夫」等多種，但他本人使用

的中文名則一直是「郭實獵」，他的西文名亦有 Karl Gützlaff、Charles Gutzlaff、Karel 
Gutzlaff 等多種。參見李騖哲，〈郭實獵姓名考〉，載《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頁 139-148。 

 3. 在眾多研究作品中，較為重要的郭實獵傳記，有施呂特（Herman Schlyter）用德文撰寫
的《郭實獵的在華傳教事業》（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Håkan ohlssons 
boktryckeri, 1946]）和美國學者魯珍晞（Jessie G. Lutz）所撰的《打開中國：郭實獵與 
1827-1852 年間的中西關係》（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2008.])，後者以英文寫作，影響極大，
但文中所述不是與前者類似，便是觀點與徵引文獻自相矛盾，可知作者並未完全掌握其
所開列的一手文獻，參考價值不高；而施呂特所作雖為德文，卻扎實可靠得多，可惜該
書出版已近七十五年，文中部分觀點，也需用近來新發現的文獻修訂。華語學界尚無郭
實獵之系統研究。近年來較重要之作品，在歷史研究方面包括吳義雄，〈郭士立與福漢
會〉，載氏著，《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台北：台灣宇宙光全人關懷
機構，2006），頁 54-71；蘇精，〈郭實臘與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載氏著，《上
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頁 33-71；李騖哲，〈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載《漢學研究》（漢學研究中
心）2020 年第 1 期，頁 233-258，對學界了解郭實獵生平和主要活動有一定參考價值。 

 4. 參見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0；Lutz, Opening China, p. 33。另
見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2014），頁 80-81；郭
實獵著，黎子鵬編注，《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
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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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希望自己能前往希臘傳教；直到一八二六年底，郭實獵

迫於荷蘭傳道會（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的壓

力東來時，母會為他預設的傳教目標也僅是蘇門答臘的馬

來人。青年郭實獵對中國的了解是極其有限的。5這位傳教

士選擇中國的動機和過程需要重新梳理。 

郭實獵在來到東南亞僅僅二十個月之後，便甩開荷蘭

傳道會，獨立走上對華人傳教、「開放中國」的道路。是何

種原因促使郭實獵如此決絕地選擇對華人傳教？他來到荷

屬東印度群島後，究竟看到了甚麼，遭遇了甚麼？這些經

歷又對他日後的傳教活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將嘗試

通過新發現的郭實獵傳教日誌手稿、書信等文獻，逐一解

答問題。 

 

一、初到爪哇 
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一日，郭實獵從鹿特丹啟程，踏上了

前往巴達維亞（Batavia）的旅途。作為被派駐海外的傳教

士，他每月享有一百二十荷蘭盾的傳教士津貼，6並須在日

常工作之外，向荷蘭傳道會定期提交傳教日誌，以報告自

己的見聞和傳教工作的進展。 

在荷蘭傳道會的檔案中，尚保存有郭實獵的三冊荷蘭

語傳教日記（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一日至一八二八年三月九

                                                             
 5.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希臘獨立戰爭的大背景下，特別是因為受到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之死的觸動，郭實獵在來到荷蘭後不久便表現出了對希臘濃厚的興趣。由於荷
蘭傳道會拒絕將他派往希臘，他又曾前往巴黎和英國，尋求法國福音傳道會（Société des 
Missions Evangéliques）和英國聖公會（Anglican）的支持和資助。此舉甚至一度引起荷
蘭傳道會與英國聖公會的衝突。此外，郭實獵似乎也並沒有如施呂特和魯珍晞所言在倫
敦拜謁過馬禮遜。詳可參見李騖哲，〈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另參見
CMS/G/AC15/64/5, Charles Gutzlaff to Dandeson Coates, Rotterdam, 18 October 1825. 

 6. 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0.（“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以下簡稱
為“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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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見圖 1）。7這部傳教日記為手稿。對比郭實獵此後二

十年的手稿，可以確信，該日記確為郭實獵手跡，未經後人

修飾，保持了郭實獵撰寫日記時的原始風貌。整部日誌在

時間上並不連續，跨度達十八個月，但一共只有九十八篇。

也就是說，郭實獵平均五至六天才會撰寫一篇日記。郭實

獵後來在曼谷活動期間（1828-1831）的私人物品，多因他

喪妻之後遠赴中國的行動而遺失。而這部日記的紙張、墨

水和格式都完全相同，並且作為一個整體保存在荷蘭傳道

會的檔案中。故可推測，這部日記很可能是郭實獵在一八

二八年離開民丹（Bintang）遠赴曼谷之前，一次性留給他

的荷蘭搭檔溫廷克（Wentink），並由此人轉交給荷蘭傳道

會的。此類早期新教來華傳教士初到東方時的原始記錄，

為我們了解郭實獵以及他的傳教伙伴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

的生活和工作狀況，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8 

                                                             
 7. 日記的開本約與 A5 紙相當。三冊日記尺幅相同，但裝幀存在一定差異，時間越靠後的

日記裝訂得越規整。第一冊的起止時間為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一日至次年二月十二日，共
24 頁，但沒有封面，紙張也只是散疊在一起，並沒有裝訂。該冊日記的首頁頁眉處有郭
實獵題名「郭實獵旅行記」（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第二冊在中縫處以白色
細線裝訂，共 20 頁，首頁被辟作獨立的封面，上有郭實獵的題字「在帕拉巴特和廖內
的 日 誌 」 （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verblijfteParapattan, het vertreken van de 
aankomstteRiouwen van de verdereleidingen Gods tedezerplaatse. Van Ferbuari tot Augustus 
1827.），起止時間為一八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二日。第三冊共 36 頁，裝在一個
以深色粗紙製成的封面內，封面上有花體荷蘭文「郭實獵的民丹島日誌」（Dagverhaal 
Van Verblijf op het eiland Bintang Van 24 augustus 1827 tot 9 Maart 1828 door Zend. 
Gützlaff.）。這一冊的起止時間是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至次年三月九日。 

 8. 這批檔案在施呂特和魯珍晞的研究中都曾被提及，但由於文獻為荷蘭語，所以並未得到
充分利用。以魯珍晞撰“The Dutch Foundations of the Gutzlaff Mission in China, 1823-
1851”一文為例（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33-250）。從該文注釋
看，魯珍晞掌握的荷蘭傳道會檔案數量極其豐富，但其引文卻存在較多問題。比如，魯
氏稱，郭實獵在到達東南亞六個月後即向荷蘭傳道會表示要將全部精力投入對華傳教
（頁 233），但據同一份檔案顯示，郭實獵在當年一月二十七日，即到達東南亞一個月
後，就已經立志要向華人傳教了；又如，魯珍晞稱郭實獵從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起，
即在一位老師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古漢語（頁 234），但郭實獵開始學習古漢語的確切時
間至遲應在該年的三月三日，而他得到中國老師指導的時間則在四月十八日等等。這些
跡象表明，魯珍晞似乎並沒有足夠細緻地閱讀她掌握的檔案。不過，魯珍晞認為郭實獵
與荷蘭傳道會的關係並沒有中斷，因為在一八三〇年代初郭實獵脫離荷蘭傳道會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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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郭實獵傳教日記部分內容 

 

與郭實獵一同到達巴達維亞的還有荷蘭傳道會的科爾

特（Kolter）、多默斯（Domers）和路易克（Luike）三名傳

教士。9郭實獵在巴達維亞登陸之後的首篇日記標題為「11

月 24 日至 1827 年 1 月 6 日」。10該日記篇幅長達三頁半，

集中記錄了他在航海的最後階段與登島初期的見聞和經

歷。郭實獵自稱，他是該船到達巴達維亞後「第一批登陸的

                                                             
他仍然接受過荷蘭傳道會的資助，這種觀點值得重視。可惜的是，魯珍晞並沒有利用她
所掌握的檔案充分展示出郭實獵到達東南亞之後的思想變化，也沒有揭示出他與荷蘭傳
道會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乃至三十、四十年代的關係變化。 

 9.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10. 由日記可知，郭實獵和他的同伴乘坐的是一艘名為「海倫娜．克麗絲緹娜」號（Helena 
Christina）的商船。這艘船在穿過英吉利海峽以後，便徑由西班牙海南下，途經特里斯
坦達庫尼亞群島（Triston da Cunha）和聖保羅島（Sint Paul），從非洲大陸以南，南緯
37、38 度之間的海域繞過好望角，又經巽他海峽（Sunda Strait）北上，最終在爪哇島上
的巴達維亞登陸。此應為早期搭乘商船東來的傳教士較為常走的一條航線。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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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1但沒有提及他登陸的準確日期。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魯珍晞都認定，郭實獵的登陸時間在一八二七年

一月六日（星期六）。12但郭實獵在日記曾經明確記載自己

在登陸之後的一個星期天參與過當地的禮拜活動，13並且由

此結識了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駐巴達維

亞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麥都思在寫

給倫敦會的信件則提到，他初見郭實獵的時間是一八二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天）。14由此證明，郭實獵登陸巴

達維亞的具體時間應在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底，甚至更早。15 

郭實獵在登陸巴達維亞前後所表現出來的矛盾心態值

得我們注意。 

在傳教日記的開端，郭實獵乘船離開歐洲時，他曾表示

自己「衷心想去給異教徒們做些回饋」。16字裏行間充滿了

他對異域傳教生活的期待。他一直嚮往異域的旅行，踏上

旅途之後的興奮感沖淡了他和母會的分歧，他似乎也接受

了向馬來人傳教的使命。當「海倫娜．克麗絲緹娜」號

（Helena Christina）接近爪哇海岸的時候，郭實獵也確實將

自己的希望聚焦在馬來人身上，此時，他還「沒有考慮過要

                                                             
 11.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4. 
 12. Lutz, Opening China, p. 38；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58。此外，施呂特認為郭實獵的登陸時間
是「1827 年初」，但沒有指明確切日期。（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3.） 

 13.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4. 
 14.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15. 一八五一年出版的《郭實獵傳》（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稱，郭實獵到

達巴達維亞的具體時間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但該書多以二手文獻為據，不足
為信，且十二月十一日的記錄過早，與日記以及麥都思相關書信的內容也不相符。另
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Lutz, Opening China。 

 16.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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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工作」，17而是興奮地認為，自己「馬上就可以為馬

來人傳播福音」。18 

但當郭實獵在巴達維亞登陸，並且親眼看到馬來人生

活的景象之後，他迅速改變了自己對當地土著的立場。在

後續的日記中，他不斷地批評這個族群，頻繁地向母會訴

說馬來人對自己的「冷漠」和敷衍，19並且抱怨他在宣教過

程中遭遇的障礙。20 

 

傳教工作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沒有更好的受眾可供

選擇。21 

 

儘管我們穿越大海，跨過森林，來到馬來人的村落，但

是這些人對我們絲毫不感興趣，也不想接受來自純粹心靈的

生命真諦。22 

 

與此同時，郭實獵對待荷蘭傳道會駐巴達維亞分會

（der Tochtergesellschaft der NZG）的態度也變得「陌生和

拘謹」（fremd）。23他在與母會協調傳教工作的過程中表現

得放縱「恣肆」（eigenmächtig），24在日誌中反覆批評母會

對他的安排。 

郭實獵對母會態度的反覆，反映出他與荷蘭傳道會的

積怨，也與他的人格特徵有關。一般認為，郭實獵的思想因
                                                             
 17. 此語見郭實獵一八五〇年四月於布魯塞爾（Brüssel）的一次演講，轉引自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5。 
 18.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4. 
 19. 同上，頁 16。 
 20. 同上，頁 14。 
 21. 同上，頁 15。 
 22. 同上，頁 17。 
 23. H. Richter, Leben des Missionars Gützlaff，轉引自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4。 
 24. 同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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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敬虔主義（Pietism）與浪漫主義的雙重影響而表現得狷

狂偏執。25不過從郭實獵的同學或他身邊傳教士對他的描述

來看，郭實獵的表現似乎要比其他浪漫主義者極端得多。

使用敬虔主義的影響可以解釋郭實獵與眾不同的傳教風格

與方法，但卻很難解釋他的人格特徵。比如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認為，「郭實獵是罕見性格複雜的人」，

「狂熱充溢到讓他看事情會變成扭曲的程度」，且「不願接

受別人的修正意見」。26即使一向謹言慎行的馬禮遜也認為，

郭實獵「熱誠有餘而孤僻不群、任性執拗而倔強自負」，「專

斷凌人」而「不能善與人共事」。27已有研究表明，這些大

量且類似的有關郭實獵特殊個性的表述，使我們有理由懷

疑，郭實獵極有可能患有一種臨床心理學上稱為「自戀型

人格障礙」的心理疾病。28這種疾病的重要臨床表現，就是

患者近乎偏執的自尊，以及他們對迅速功成名就的極度渴

望。換言之，郭實獵投身傳教事業的目的，除了信仰之外，

就是要把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變成英雄。29順便說一句，

上文所述郭實獵的日記，文字充滿激情，但語言和敘述風

格卻相對極端，這也符合他高度疑似「自戀型人格障礙」的

個性特徵。這類文獻，可能因為郭實獵激烈的情緒而顯得

                                                             
 25. 同上，頁 21。 
 26. 轉引自蘇精，《上帝的人馬》，頁 70-71。 
 27. LMS/CH/SC, 3.1.C., Extract from Robert Morrison’s private to W.A. Hankey, Macao,10 

February 1832. 
 28. 「自戀型人格障礙」症的特徵是「過於自負、自命不凡、妄自尊大。他們沉湎於巨大的

成功、權利、美貌或聰明才智的幻想之中。他們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期望別人羡慕自己，
並給予他們特殊的待遇。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享有最好的東西，並力圖與地位顯赫的人物
拉上關係。他們利用別人而不顧及其感受，也不對其抱以同情。他們嫉妒他人擁有的財
產和取得的成就，同時期望別人以同樣的方式嫉妒自己。他們顯得傲慢、目空一切、驕
傲自大，好以恩人自居或以恩賜的態度待人。」（格爾德[Michael Gelder]、梅奧[Richard 
Mayou]、考恩[Philip Cowen]著，劉協和、袁德基主譯，《牛津精神病學教科書》［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頁 166。）詳細論證參見李騖哲，〈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
格特徵〉。 

 29. 參見李騖哲，〈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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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張，甚至偏離現實，但也直觀地反映出郭實獵當時的個

人情緒和認知水準。 

在來到巴達維亞之前，郭實獵曾經十分狂熱地要求前

往愛琴海，參與希臘獨立戰爭，並在地中海沿岸建立「基督

教的王國」。30在鹿特丹受訓期間，郭實獵曾因為傳教目的

地的問題，與荷蘭傳道會多次衝突，並且一度求助於法國

和英國的各大傳教組織，甚至一度引起荷蘭傳道會與聖公

會（Anglican）的衝突。他之所以會前往荷印群島向馬來人

傳教，完全是迫於荷蘭人壓力的無奈選擇。31而當郭實獵終

於選擇妥協，不遠萬里來到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時候，爪哇

島上野蠻、「半裸的」32馬來人，還有荷印群島落後、荒僻

的現狀，卻與郭實獵迅速建功立業的宏大夢想形成了鮮明

的反差。這位年輕人終於意識到，他仍然無法接受荷蘭傳

道會對他前程的安排。 

恰在此時，郭實獵結識了駐留在巴達維亞傳教的倫敦

會傳教士麥都思。二人並非舊日相識，但麥都思的出現很

快為郭實獵的傳教生涯帶來了新的變化。 

 

二、麥都思與巴達維亞的華人 
麥都思是繼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之後東來的

第三批倫敦會傳教士之一，他雖剛滿三十歲，資格卻非常老。

麥都思早年奉派追隨米憐，一八一九年四月按立為牧師，是

恆河外方傳道團（Ultra-Ganges mission）的成員。因麥都思

是印刷工出身，所以他熟悉出版行業，也很重視宣教印刷品

的散發。一八二四年，他獨自來到巴達維亞建立傳道站，主

                                                             
 30. 參見同上。 
 31. 在聖公會檔案中，保存有郭實獵在二十年代初期與聖公會的十數封書信，較為詳細地記

錄了郭實獵在此期間與荷蘭傳道會的矛盾與衝突。詳可參見同上。 
 32. 此為郭實獵語，轉引自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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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務是對華人傳教，也兼顧當地的土著居民。33在東南亞

傳教七年，麥都思不但能夠較為熟練地使用馬來語和閩語

宣道，並且翻譯、撰寫、印刷了大量的中文傳教資料，在巴

達維亞當地的西方人圈子裏積累了比較大的影響力。 

麥都思與郭實獵的初次見面是在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4麥都思稱郭實獵「看起來是聖潔而虔誠的人」，

希望他「能在自己前往的地區發揮顯著的作用」，35並且提

出，要將一套本來用於出租的住宅供給郭實獵等人居住。

郭實獵在日記中也稱，儘管自己「在同一天還得到了很多

其他的幫助」，並有多個住所可供選擇，但「還是傾向與弟

兄們在」麥都思家居住。36等到第二天，也就是一八二七年

一月一日，郭實獵索性回絕了母會的安排，37鼓動幾個同伴

一起，直接住到了麥都思的宅子裏。38這處地產位於巴達維

亞的帕拉巴特（Parapattam）附近，也是倫敦會駐當地的傳

道站所在。39 

此時，整個爪哇島都是荷蘭傳道會主導的教區，該會在

巴達維亞建有分會，負責安排傳教士的生活和工作，並在

此地至少駐有兩位傳教士。郭實獵是新到此地的傳教士，

本應接受母會與其他荷蘭社團的邀請，可他卻一頭扎進倫

敦會的傳道站，整天和倫敦會的對華傳教士麥都思生活在

一起。 

                                                             
 33. 參見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台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34. 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35.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36.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6. 
 37.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135 (1832.8.26), col. 1102. 
 38.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39.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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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郭實獵遇到了一個改變他人生的重要契機。

按照原定計劃，郭實獵在巴達維亞略作休整之後，需要繼

續乘船前往西北方的蘇門答臘島，在該島北端的巴達克

（Batak）40附近建立傳道站。和郭實獵一同登陸的另外三位

傳教士，則須前往爪哇東面的安汶島（Amboyna）。41但在

一月九日，郭實獵的三名同伴離開巴達維亞時，他卻因為

蘇門答臘北方突發的暴亂而無法動身。42荷蘭傳道會在爪哇

的負責人蘭廷（Lanting）告知郭實獵，他尚須在此地「滯留

幾個月」的時間。43而郭實獵不但沒有感到沮喪，反而興奮

地稱這一變故是他「最美妙的機會」，44並且決定繼續住在

麥都思處。郭實獵對母會表示，此舉是為了把「每一天的多

數時間都花在異教徒和穆斯林身上」，45但實際上，他卻利

用跟隨麥都思傳教的契機，開始審視東南亞的形勢，並重

新考慮自己的未來。他的傳教傾向也隨之發生了重要的變

化。 

從一八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開始，郭實獵的注意力便很

快集中在了華人身上。在這一天，郭實獵跟隨麥都思第一

次走進了華人的廟宇，並且深為面前的景象所吸引。在這

一天的傳教日記中，郭實獵花了將近兩頁的篇幅來介紹他

在廟宇中所見的「天母」（Ching moe）、「祖宗」（Zugod）、

                                                             
 40. 約指今印尼的北蘇門答臘省一帶。 
 41.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42.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由於拿破崙戰爭的緣故，英國一度佔領了東南亞地區的荷屬殖民地，

直到一八二四年才根據《英荷條約》將之歸還給荷蘭。條約規定，荷、英兩國以麻六甲海
峽為界，劃分勢力範圍。麻六甲以南的蘇門答臘島、爪哇島，以及廖內群島（Riouw）等
地都由荷蘭當局統治，其北的新加坡及馬來半島則由英國控制。但是，荷蘭當局對殖民地
的控制力相當有限，至少在一八五〇年以前，他們對蘇門答臘島的統治都非常不穩固，當
地經常發生暴動或者嚴重的衝突。參見陳鴻瑜，《印尼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 

 43.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8. 
 44. LMS / Ultra-Ganges / Batavia, box 2, jacket D., Walter Henry Medhurst to George Burder, 

Secretary. Batavia, 15 Jan 1827. 
 45.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8. 

Copyright ISCS 2021



李騖哲 

 138 

「灶王」。這些奇異的「異教信仰」，還有諸如「燒香」、

「燒祭文」、「燒紙火」一類的祭祀方法，都是郭實獵前所

未聞的。46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麥都思幾乎每天都帶着郭實獵接

觸華人，讓他參與有關信仰的討論。郭實獵也陸續領略了，

華人與麥都思辯論聖象崇拜、47信仰和價值觀的場景。48甚

至還遇到過「能講流利英文的中國人」。49 

據荷印當局統計，在一八一二年前後，爪哇島已經有新

客華僑 75,841 人，華裔 15,796 人，總數超過 9 萬，其中僅

巴達維亞一地的華人就多達 24,805 人。50這些華人的數量

較多、經濟實力較強，且文明程度比周邊的馬來人高出不

少。很多當地華人都懂得馬來語，有的人還能用阿拉伯語

閱讀《古蘭經》，一部分人甚至能說較好的英語或荷蘭語。

華人尊崇孔子，信仰祖宗和「尪公」51之類的民間宗教，也

有人信仰伊斯蘭教。 

正如麥都思與華人不停辯論的情況一樣，郭實獵向華人

傳教的過程並不容易，而且時常會有爭論。但在信仰的爭論

之外，華人也有好客的一面，他們將郭實獵迎入家中，52而

且還安靜地傾聽他的宣教： 

 

我們又和崇拜偶像的人進行了交流，他們對我們非常友

善，不停地給我們倒茶、為我們送上食物，並且聽我們講述

十字架的含義。53 

                                                             
 46. 同上，頁 9-10。 
 47. 同上，頁 11。 
 48. 同上，頁 12-13。 
 49. 同上。 
 50. 朱傑勤，《華僑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85。 
 51.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9. 
 52. 同上，頁 11。 
 53. 同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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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雖然無法說服對方信仰基督教，但雙方仍可保持

體面的交往。有時，華人也會向他介紹中國的「神仙」。54

當看見中國人在燒紙錢的時候，有人向他們解釋道：「每燒

一張紙，天上的人便可以獲得一筆錢……這裏的虔誠能夠給

那邊的世界帶來一筆巨大的收益。」55對郭實獵而言，這些

見聞既有趣，又匪夷所思。隨着傳教工作的深入，他與華人

的交際變得越來越廣泛，對華人的了解也逐漸豐富了起來。 

這段共同傳教的日子，使郭實獵對麥都思充滿了崇敬。

他曾說： 

 

在巴達維亞，因為麥都思這位不屈不撓的傳教士，傳教

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他在整個島上宣教並派發小冊。我見

證了他不知疲倦的熱忱。他深入巴厘島，遠赴婆羅洲坤甸

（Pontianak）的金礦，那裏有中國人建立的共和國。他還把

福音傳播到了馬來半島的東海岸。56 

 

郭實獵在東來初期，受麥都思的影響極大。在他的傳教

日誌中，「麥都思」是最常見的字眼之一，其出現的頻率要

遠高於另外兩位荷蘭傳道會派駐巴達維亞的傳教士。通過

麥都思的引導，郭實獵很快意識到了華人群體所表現出來

的潛力和價值。他曾說： 

 

這個民族是有活力的，他們也很願意接觸真理。如果能

夠滿足他們簡單的訴求的話，他們便願意去相信，但是到目

                                                             
 54. 同上，頁 15。 
 55. 同上。 
 56. Charles Gu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Vol II., (London: Amith, Elder and Co., 

Cornhill, 1834), p. 175。原文中的「共和國」（Chinese republic）應指華人建立的「蘭芳
大統制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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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他們還沒有接收到聖靈的恩賜，並且準備為之信仰。57 

 

對急於締造偉業的郭實獵而言，華人的吸引力要遠大

於馬來人。在郭實獵看來，華夏民族人口眾多，他們儘管迷

信，卻溫和明禮，容易溝通。這與「固執盲從」、野蠻「好

殺戮」58的馬來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青少年時代開始，每當郭實獵的境遇不如意時，他都

不願意忍受或等待，而是會不計後果地尋求新的出路。一

八一七年，他離家前往什切青（Szczecin）作學徒，是因為

對繼母不滿；一八二一年，他離開什切青前往柏林傳教士

學院（Berliner Missionsinstitut），則是因為對學徒的工作不

滿。而此時此刻，他又對荷蘭傳道會硬派給他的這些「野蠻」

的馬來人產生了不滿。59 

一月二十五日，郭實獵鄭重其事地在日記中寫道：「我

也是親眼所見，有部分中國人會一本正經地尋求救贖的道

路」，60並且認為有必要加大投入，在華人聚居區大規模發

放中譯聖經，以取代《古蘭經》的影響。61一月二十七日春

節，郭實獵和麥都思再次走上街頭傳教，當他看到華人「用

來敬天地的火」、「用來拜佛的上百支蠟燭」、在寺廟裏「彎

着腰預測自己的前程」時，62郭實獵終於按耐不住情緒，大

聲疾呼： 

 

撒但控制着這麼多可憐的人，我被這些景象震驚了！按 

                                                             
 57.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0. 
 58.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3), p. 29. 
 59. 參見李騖哲，〈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 
 60. ANZ, 1102-1.1.2.2.7.1.3.804. Reisverhaal van Zend. Gützlaff, p. 16. 
 61. 同上。 
 62. 同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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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計劃，我要去學習中文，讓上帝來保佑這些被黑暗所控制

的生靈！63 

 

郭實獵自幼便極度渴望幹一番大事業，並且彷彿看到

了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他甚至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

叫「愛則蠟」（見圖 1），64並且專門為自己聘請了一位姓

佟的中國先生（Tong sin Säe），學習古漢語。65 

由於蘇門答臘的動亂一時無法平息，而郭實獵又必須

離開巴達維亞，建立自己的傳教區。他與母會便在派駐區

域的選擇上爭執了起來。郭實獵堅持要求母會將他派往華

人聚居的地區傳教，而荷蘭傳道會則始終認為，郭實獵對

中國關注太多，他應該把傳教的精力集中在更小、更現實

的目標—也就是荷屬東印度群島的馬來人身上。66從日記

的語氣推測，郭實獵似乎一直在與荷蘭傳道會駐巴達維亞

分會討價還價，並且可能拒絕過母會為他挑選的目的地。

直到一八二七年四月四日，荷蘭人最終做出妥協，決定將

郭實獵派往華人聚居的民丹島。67 

民丹島在漢文古籍被稱作「凌牙門」68或「龍牙門」，69

是廖內群島（Riouw）中最大的島嶼，位於著名的印中海上

貿易線的交叉口，與新加坡僅隔一道海峽。全島面積 1,866

平方公里，居民包括歐洲人、馬來人和華人，又以廣東籍的

                                                             
 63. 同上。 
 64. 同上，頁 18-19。 
 65.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10. 
 66. Mackay to Gützlaff, Rottdam, 3 March 1828，見“The Dutch Foundations of the Gutzlaff 

Mission in China, 1823-1851”, p. 237。 
 67.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p. 5-6. 
 68. 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34。 
 69. 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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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最多。70荷蘭傳道會對郭實獵作上述安排，是因郭實獵

在此設站傳教，不但能兼及蘇門答臘的事業，而且也可以

照顧到他對華人的興趣。為防萬一，荷蘭傳道會還特意對

郭實獵的行為做出了限制，要求他除了對華人之外，也要

對當地的穆斯林和馬來人傳教，而且不能前往廖內和蘇門

答臘以外的地區。71郭實獵則認為「這個機會很好」，並且

很快就決定「追隨上帝的旨意」前去就職。72但與荷蘭人的

計劃不同，郭實獵並沒有打算在民丹島久駐，而是想以此

地為跳板，前往華人更加密集的暹羅和越南。 

郭實獵到達巴達維亞僅三個多月，便決心破除自己與

荷蘭傳道會的協議，轉向對華人傳教。這是郭實獵與荷蘭

傳道會舊矛盾發酵後的結果，也是麥都思對他有意引導之

後的成果，更是東南亞華人巨大吸引力發揮出的效果。對

於一心想大有作為的郭實獵而言，東南亞土著的傳教市場

太過局促，只有華人世界的巨大空間，才能容納他的志向。

四月六日，郭實獵登船離開巴達維亞，73並於四月十三日獨

自到達民丹島。74從此他便擺脫了荷蘭傳道會的直接限制，

逐步放開手腳，開始嶄新的傳教旅程。 

 

三、肆意行事的傳教伙伴 
根據荷蘭傳道會的要求，郭實獵只能在廖內和蘇門答

臘活動，而且需要在民丹島上建造一幢房子，開辦一所學

                                                             
 70.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8. 
 71.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8. 
 72.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p. 5-6. 
 73. ANZ, 1102-1.1.2.2.7.1.3.804. No.4, Karl Gützlaff aan NZG, den 15den April 1827, Riouw. 
 74.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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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75但在登島的第二天即四月十四日，郭實獵就乘船去了

母會禁止他前往的新加坡，聯絡了倫敦會在當地的傳教士湯

姆森（Claudius Henry Thomsen），直到兩天以後才返回。76 

郭實獵的擅自行事，不但反映出他通過麥都思與倫敦

會建立的密切關係，同時也折射出他個人急躁、狷狂的個

性。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東南亞地區，像郭實獵這樣無視母

會要求自行其是的傳教士其實並不鮮見。在歐洲，各大差

會都普遍缺乏可供東派的合格傳教士，「既不可能有現職

牧師放下一切改而擔任傳教士，也沒有多少神學院學生能

和馬禮遜一樣志願前往海外」。折中的辦法，只好是「放寬

錄用標準，販夫走卒，耕田拉車者都可入選，為此降低教育

程度的要求，也多少影響到職前訓練的效果，連帶導致不

適任傳教士的人數增加」。77在這些傳教士中，甚至有因學

習成績過差，而兩度被荷蘭教會牧師拒絕按立為牧師者。

可見一八三〇年代之前，差會因缺少合格候選人，而在傳

教士品質標準上作出的巨大妥協。78 

這一舉措的後果十分惡劣。為了應付母會的要求以換

取更多更大的傳教支持和資助，荷蘭傳道會的傳教士往往

通過旅行、散發書籍和快速施洗來增加信眾的數量，他們

並不給予信徒長期的教育或感化，更不重視他們的內在修

養，而是僅僅關心信徒名單的長度，由此形成了一種被稱

為「名字基督徒」（Namenchristen）的現象。79倫敦會在東

南亞的情況也同樣令人堪憂。在一八三四年以前，該會在

新加坡的傳道站一度成為駐站傳教士們套取錢財，充實腰

                                                             
 75. 同上，頁 10。 
 76. 同上，頁 9。 
 77.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10。 
 78. 同上，頁 51。 
 79. 參 見 Julius Richter, Die evangelische Mission in Niederländisch-Indie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1)；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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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場所。與麥都思一起駐紮在巴達維亞的傳教士斯萊特

（John Slater）甚至還因為販賣鴉片而被荷蘭當局驅逐出

境。蘇精先生曾指出：「由於接二連三有虧職守的傳教士」，

倫敦會在新加坡的「傳教事業不僅沒有收穫，還很可能在

華人與其他族群的心目中，留下非常負面的不良印象」。80 

在新加坡接待郭實獵的湯姆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不僅不關心自己的傳教本職，反而「汲汲營營於自己的

金錢利益」。81他享受着傳教士三百英鎊的年薪，還在自己

從未任事的新加坡學院（Singapore Institution）領有一百銀

元的月薪，卻將主要精力都花在他在新加坡開闢的胡椒園

上，甚至一度傳出與馬來婦女有染生子的醜聞。82湯姆森後

來脫離倫敦會，臨行之際將倫敦會在新加坡的地產連同印

刷設備一起轉售於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將款項盡數裝入自己的腰包。83後

來倫敦會負責調查湯姆森的傳教士，曾經評價他是一個「怠

惰」、「坐領乾薪不幹活」的人，並稱「從未見過任何傳教

士像湯姆森這般欠缺傳教所需的天分與奉獻」。84 

不過，郭實獵並不在意湯姆森的劣行和新加坡傳道站

的積弊。他為看到新加坡停滿了來自中國、暹羅、澳大利

亞、歐洲和美國的船隻，在街道上聽到各式各樣的語言而

感到興奮不已。85他在日記中盛讚倫敦會在新加坡的成就，

                                                             
 80.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60。 
 81. 同上，頁 57-58。 
 82. 同上，頁 58。 
 83. 同上，頁 59。 
 84. LMS/HO/Odds, box 11, Tyerman and Bennet Deputation, 1821-1829: D. Tyerman & G. 

Bennet to G. Burder, Calcutta, Bngal, 7 May 1826, “A Report of the Mission at Singapore.”譯
文轉引自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58。 

 85.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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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此地是「在異教徒中間」、「在靠近廣袤中國的邊境上」

出現的「誠心崇拜基督的教區」。86 

待到四月二十二日，倫敦會新一批的傳教士湯雅各

（Jacob Tomlin）在新加坡登陸之後，郭實獵與倫敦會的往

來愈發密切和親近。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與湯雅

各保持着「美好的傳教士書信交流」，並且對彼此的「精神

和所肩負的職責相當熟悉」。87 

似乎與前述的湯姆森不同，湯雅各畢業於劍橋大學，是

早期來華傳教士中學歷最高的一位。88可惜的是，他在傳教

過程中，同樣喜歡不計後果肆意行事。由於在東來之前湯

雅各即向倫敦會聲明，為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將不領取傳

教士的薪資，89所以他在東南亞時，完全不理會倫敦會的調

遣，而且在傳教經費的使用上也疑點重重。90湯雅各在新加

坡傳道站一共服務了五年時間，他宣稱自己不斷地穿梭於

東南亞各地傳教，曾「兩度到爪哇」、「兩度到暹羅」、「六

次到廖內」、「四、五次到麻六甲」，但是這些行動都未徵

得母會的同意。湯雅各每次離開新加坡，長則十月，短則月

餘，真正安心停留在本職的日子屈指可數。91他的擅離職守

                                                             
 86. 同上，頁 19。 
 87. Jacob 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Written during Eleven Years’ Residence and 

Travels among the Chinese, Siamese, Javanese, Khassias, and Other Eastern Nation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Berners Street; Paternoster Row: Hamilton, Adams and Co.; Edinburgh: 
Oliphant; Glasgow: Collins And Brycb; Dublin: W. Curry and Co., and J. Robertson and Co., 
1844), p. 28. 

 88.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50. 
 89. 參見 LMS/UG/SI,1.6.D., Draft of a letter to Mr. Horsfull, dated London, 5 May 1834。 
 90. 倫敦會曾於一八三四年六月致函湯雅各的連襟（brother-in-law）霍斯福（Mr. Horsfull），

該信解釋了雙方在經費糾紛問題上的來龍去脈。參見同上。 
 91. LMS/UG/SI, 1.6.A., J. Tomlin to John Clayton, Singapore, 25 June 1832。轉引自蘇精，《基

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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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度導致倫敦會在新加坡的傳道站無法運轉。92一八三

二年九月，倫敦會理事會對湯雅各做出了如下決議： 

 

請湯雅各先生知悉，由於在過去的兩年半時間裏，理事

們一直本着尊重之心，想方設法滿足其某些要求，但仍有諸

多無法令人滿意之處，因此他們認為湯雅各先生與差會間已

不再適合繼續維持原有關係；自該決議簽收之日起，他與差

會之間的關係即告終止。93 

 

儘管這份決議充滿了英式的委婉表述，但理事會對湯

雅各的不滿仍舊躍然紙上。文中「不再適合繼續維持原有

關係」的表意也十分明晰—湯雅各是被倫敦會開除的。不

過，湯雅各並沒有因此退出東南亞的傳教舞台，他在傳教

士基德（Samuel Kidd）因病回英後，自立為出缺的英華書

院（Ying Wa College）院長，在書院推行激進改革，並且排

斥倫敦會新派遣至此的傳教士埃文（John Evans），直到一

八三三年馬禮遜強烈抗議之後方才離開，卻又故意在書院

附近開設自己的學校，借助自己久居的優勢，挖走英華書

院的中文老師和學生，直到一八三六年方才回國。94湯雅各

                                                             
 92. 湯雅各與郭實獵最大的不同可能在於他們面對各自事業時所表現出來的毅力。郭實獵有

着極其固執的個性，他在確定目標後通常不會放棄或者半途而廢。但湯雅各則恰恰相反，
在東南亞期間，湯雅各總是以健康原因為托詞中斷自己的傳教旅行，又迅速另尋他處，
他沒有完成過自己制定的任何一個長期傳教或旅行的計劃。這似乎也正是湯雅各只能在
一八三二年遭倫敦會開除，而郭實獵卻能在之後的二十年間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另參見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49；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p. 50。 

 93. “That Mr. Tomlin be informed that on account of the important ground of dissatisfaction 
which the Directors find reason to entertain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parts of his conduct during 
the last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y consider it undesirable for him to continue any longer in 
connexion with this Society; that from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is resolution, he considers 
his relation to it as having terminated.”（LMS/BM, 24 September 1832.）此文由蘇精先生
根據檔案原件整理並提供，特此致謝。 

 94. 參見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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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會內部可謂聲名狼藉，「即使還不能說他『好閑』，

也肯定是『遊手』的」。95類似湯姆森、湯雅各之流，在倫

敦會早期東派的傳教士中比例不低，他們的肆意行事曾導

致倫敦會在新加坡建站傳教的嘗試兩度無果而終。蘇精先

生曾總結，倫敦會早期在新加坡等地的失敗，就是因為「人

謀不臧」。96 

郭實獵的行事風格與湯雅各頗為相似。郭實獵想離開

廖內，到遠方旅行傳教，而湯雅各的傳教旅行也多是肆意

為之，二人可謂一拍即合。郭實獵致信荷蘭傳道會和萊茵

傳道會，明確表示自己不願僅僅停留在廖內，希望通過傳

教旅行的方式，遊歷班卡（Banka）、蘇門答臘、婆羅洲

（Borneo）、暹羅、南圻（Cochin-china）等地。不久，荷

蘭傳道會派給他的搭檔溫廷克到達民丹島。97郭實獵利用溫

廷克性情溫和、容易相處的特點，自作主張地稱二人達成

「協定」（vereenkomst），要搭檔仍然對馬來人傳教，他自

己則「奉獻給主在中國的事業」，98並且僅對當地的華人傳

教。99由於當時的通信和交通條件都極為落後，在郭實獵離

開巴達維亞之後，荷蘭傳道會駐巴達維亞的分會便很難再

控制他的活動，對他的行為也無力糾正。而郭實獵甚至等

不及母會的答覆，便與湯雅各結伴離開廖內，穿梭於東南

亞諸海島，開始了自己探險、旅行傳教的旅程。100 

                                                             
 95. 此語見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蘇精先生與筆者的通信。 
 96.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50。 
 97.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12. 
 98. 同上，頁 14。 
 99. ANZ, 1102-1.1.2.2.7.1.3.804. K. Gützlaff aan NZG, Riouw, 15. April 1827。另參見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38。 
100.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Verblijf op het eiland Bintang,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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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雅各稱讚郭實獵是「一位非常忠實而又熱心的兄

弟」，101稱他在學習語言和傳教時能「迎難而上，奮勇前

進」。102這些讚許反映出這兩位都不願意聽從母會調遣的傳

教士親密無間的關係。103在規劃未來的藍圖時，二人也志同

道合。郭實獵向湯雅各敞開心扉，道出自己的理想： 

 

他（郭實獵）不願意被關閉在一個小島的界限之內，而

是渴望到外面去，到其他的地區，尤其是向中國的億萬華民，

傳播福音。104 

 

湯雅各則對未來的事業做出了分工： 

 

我們的共識是要去學習那兩門最重要的（中國）方言，

每人負責一門，使我們準備好迎接任何上天可能賜予的機

會，從現在的形勢來看，我認為，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找到這

些機會。105 

 

民丹島上的居民以廣東籍華人最多，106但郭實獵在一

八三四年以前，主要使用官話和閩南語傳教。王元琛也曾

說過，郭實獵在一八三一年之後才「寓澳門，學粵語」。107

可知他與湯雅各確有明確分工，即前者學習閩南語，而後

者學習粵語。 
                                                             
101. 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p. 28. 
102. 同上。 
103. 二人交往的詳細過程可參見同上，頁 28-55。 
104. 同上，頁 28。 
105. 同上，頁 28-29。從後來郭實獵的口音判斷，這次分工的結果應該是湯雅各選擇了粵語，

而郭實獵則繼續主攻他已經學習了好幾個月的閩南語。 
106.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8. 
107. 王元琛，《聖道東來考》，載王慶成編，《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8），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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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學習語言的方法也值得我們注意。後世研究者

常稱郭實獵為語言天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天才」

其實源於柏林傳教士學校教授給他的學習方法。校長雅尼

克（Johann Jänicke）並不看重書面語教學，而是讓郭實獵

通過與精通外語者交談的方式來學習語言，並使他快速地

掌握了英語、荷蘭語、拉丁語和希臘語。108此外，在郭實獵

之前，多數針對華人的新教傳教士，都來自倫敦會。在這些

傳教士中，有相當部分人曾就讀於馬禮遜在倫敦創建的語

言傳習所，具備一定的書面和口頭表達能力。而郭實獵在

東來之前，從未接觸過中文，因此他的學習重心也就放在

了口語上。 

郭實獵學習口語的對象十分特殊。他在登上民丹島一個

多月後，發現島上有許多患麻風病的華人得不到救助。109九

月四日，他從當地西方人手中籌得了一些大米，建立了一

所盲人和麻風病人的收容所。郭實獵在一座小木屋中，收

容了「三、四名癱瘓（lahm）並且無法自己離開的中國人」，

「使他們整天待在」自己身邊，「用他們的方言

（Landessprache）」交談。110郭實獵借此機會一面開展慈善

事業，一面迅速地提升了自己的口語能力。 

這一融慈善、傳教、語言學習為一體的事業，明顯加快

了他學習漢語、熟悉當地華人的速度，甚至説明他贏得了

                                                             
108. 一八二二年初，郭實獵自稱着手學習的外語已達六種之多，而且成績斐然。他在一八二

五年前後，已經至少可以使用英文、荷蘭文、拉丁文通過信件與人討論較為複雜的問題。
這些信件中存在的語法錯誤，可能正是雅尼克獨重口語而忽視書面語教學的後果；但郭
實獵學習語言的效率之高，卻足以使人稱奇。另參見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15。 

109.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het verdere verblijf te Parapattan, het vertrek 
en van de aankomst te Riouw en van de verdere leidingen Gods te dezer plaatse, p. 12. 

110. Charles Gutzlaff, 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äge in Berlin gehalten von Dr. C. Gützlaff 
(Berlin, 1851), p. 6。郭實獵在 Die Mission in China 中沒有說明他初次收容殘疾人的地點
到底是在巴達維亞還是民丹島，他甚至有可能在有意地混淆此事發生的地點。但從郭實
獵當時的所處的環境來看，這個收容站應該就是九月四日日記中的那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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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的信任。《郭實獵傳》（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的作者曾經總結郭實獵此舉：「借助熱忱的愛，

他設法為自己取得了聽眾，並且做到了用這種語言來傳

教。」111到一八二八年三月，當郭實獵和湯雅各登上一隻來

自中國海南的舢板之後，他興奮地發現，自己已經「能夠完

全聽懂（中文）對話」，112而且「中國人承認我是這個國家

的一員，不再像對待陌生人一樣，把我稱作蠻夷」。113此時

距郭實獵決心學習中文僅僅一年。 

這所收容站是郭實獵在民丹島上的得意之作。二十餘

年之後，當郭實獵返回歐洲宣道時，仍然會提起他這段利

用慈善組織學習語言的經歷： 

 

當時我在一個村子附近碰到一群麻風病人；其中有的沒

有手，有的沒有腳，有的沒有耳朵或鼻子，還有的整個身體

都被麻風病給侵蝕了。此地有這種最可怕的疾病最令人作嘔

的形態；他們是人類的怪物。我和他們說：你們將在這裏死

於饑餓和疾病，你們不應該這樣，只要你們還活着，我們要

建立一個組織（eine Gesellschaft zusammen bilden），用來供

養你們；我們要為你們建一座房子，照料你們，然後向你們

佈道。他們是如此的可憐，以致對這個世界不再有希望，對

永生也沒有了指望。「是的」，他們說，「當然，我要來」。

他們都將在那裏得到照顧，那裏有一顆大樹，下面可以安置

四十或五十人—這是當時的第一群基督徒。114 

 

                                                             
111.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Berlin: Haupt Verein 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1), p. 8. 
112.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Verblijf op het eiland Bintang, p. 32. 
113. 同上，頁 34-35。 
114. Gützlaff, Die Mission in China,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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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敘述，讓人聯想到聖經中的麻風病人拉撒路。郭實

獵在歐洲巡迴宣講的佈道會上講述類似的故事，對聽眾而

言，非常具有煽動性。不過，原本在傳教日記中僅有「三、

四名」的麻風病人變成了「四十或五十人」，而且郭實獵還

將這些救助對象蔑稱為「怪物（Scheusale）和人類的渣滓

（Auswürfe der Menschheit）」。115 

郭實獵對傳教業績的誇張難免使人想起，荷蘭傳道會

和倫敦會部分早期來華傳教士在荷印、新加坡等地誇大傳

教事實、騙取差會經費的行為。在一八三〇年代以前，東南

亞的傳教士群體成分較為複雜，既有虔誠負責的優秀人物，

也有借此為生，誆騙差會信徒之人摻雜其中。這些傳教士

雖然興辦慈善事業，救助弱勢群體，卻也汲汲營營於自身

利益，在道德、誠信等問題上也時常顯得底線模糊。這些現

象，與一八五〇年前後郭實獵治下的漢會所爆發的醜聞有

一定的可比性。此外，郭實獵敢於藐視甚至公然侮辱自己

的救助對象，也反映出以他為代表的部分傳教士對亞洲民

族長期抱有的歧視，和他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

論觀點。 

 

四、前往暹羅 
不過，無論是郭實獵，抑或是馬禮遜、湯雅各、麥都思，

傳教士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既不是如何學習漢語，更不是如

何興辦慈善事業，而是清政府的海禁。他們僅能對數量有

限的華僑傳教，卻根本無法進入中國、直接對清政府治下

的居民傳教。在郭實獵的日記中，我們也能找到他因為無

法進入中國而對清政府產生的反感。 

                                                             
115. Gützlaff, Die Mission in China,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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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七年十月十四日，郭實獵在日記中記錄了一場

新疆的叛亂： 

 

來自布哈拉的韃靼人在中國西部發動了叛亂，情勢很

嚴峻。在洋阿巴特（Yangoespatik）一役中（四月）有五萬

叛亂分子，按照比例來看被殺的漢人數量相當多。Soe Pi 

Choe kit，116叛亂的首領也死於其中。道光皇帝也向揚威將

軍長齡表現出了喜悅之情，因為他的部隊並沒有全軍覆沒。

戰爭的結果無法去計算。是的，但是上帝掌管了一切，他會

展現出自己無限的力量，他統治着這群最愚昧的人。117 

 

從日記中的“Yangoespatik”和「四月」可知，郭實獵

聽聞的，是當年長齡、楊遇春、楊芳等人率軍擊潰張格爾叛

軍，收復喀什噶爾的戰役。不過，郭實獵敘述的語氣隱約反

映出，他似乎更渴望清政府的軍隊在這場大規模的叛亂中

吃敗仗。 

郭實獵的態度折射出滯留在東南亞的來華傳教士普遍

的困境。清政府對西方文明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沒

有特殊的變故或動亂，傳教士很難有機會進入中國內地。

在郭實獵東來之前，馬禮遜在廣東和澳門已經努力了整整

二十年；米憐、麥都思等人，甚至只能退居麻六甲、新加坡

和巴達維亞。郭實獵、湯雅各和麥都思等人並沒有止步不

前，由於短期之內無法進入中國，他們便在逐步掌握漢語

                                                             
116. 此處“Soe Pi Choe kit”疑指七和卓中的薩比爾汗，參見《奕山奏稿》，載馬大正編，

《清代新疆稀見奏牘彙編·道光朝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6），頁 418；庫羅派
特金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北京：商務，1982），
頁 130。 

117.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Verblijf op het eiland Bintang,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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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謀劃擴展傳教空間，並且選定有大量華人聚居

的暹羅首都—曼谷作為新的目標。 

大約在一八二七年下半年，郭實獵、湯雅各、麥都思等

人開始籌劃前往暹羅和南圻等地的旅行。隨着郭實獵與湯

雅各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郭實獵表現出脫離荷蘭傳道會

的傾向也越來越強烈，他公開宣稱自己「決心與另外一名

傳教士前往暹羅、婆羅洲旅行」。118一八二八年三月七日和

九日，郭實獵在他提交給荷蘭傳道會的日記中大略總結了

自己在民丹島的交遊和活動之後，在最後一冊日記的最後

一行寫下了「主恩再榮基督」。119 

一八二八年八月三日，120郭實獵和湯雅各帶領三名華

人隨從，攜帶二十七箱中文聖經和傳教冊子，121乘坐一艘中

國帆船，開始了前往暹羅的旅程。122被郭實獵拋下的搭檔溫

廷克此後在一封家信中寫道： 

 

像郭實獵這樣的人，只要他們不妨礙上帝特殊的事業，

就應該讓他們走，到他們將有作為的地方去。不尋常的人就

要走不尋常的路。123 

                                                             
118.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102. 
119. ANZ, 1102-1.1.2.2.7.1.3.804. Dagverhaal Van Verblijf op het eiland Bintang, p. 36. 
120.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col. 1102. 
121. “Missions of The London and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ies Ocieties in Siam”, Missionary 

Herald, October 1, 1829, p. 324。一說二十三箱，參見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35 Paternoster Row, 1840), p. 328。 

122. 按照計劃，這次前往暹羅的遠征將由郭實獵、湯雅各和麥都思三人共同完成。伯恩（R. 
Burn）在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寫給湯雅各的信中已經提到郭實獵等人的暹羅計劃被
推遲，證明他們一開始預計的出發時間很可能在當年四月甚至更早。郭實獵和湯雅各是
為了等待麥都思，才將此事推遲到了八月，可惜麥都思直到他們出發之前的最後一刻也
沒有到達新加坡。參見 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p. 56；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328。 

123. “Männer, wie Gützlaff, mässe man gehen lassen, wohin sie getrieben würden, wenn man das 
besondere Werk des Heern nicht hindern wollte. Ungewöhnliche Leute gingen auch 
ungewöhnliche Wege.”（Leben des Missionars Gützlaff，轉引自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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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郭實獵的不辭而別並沒有完全中斷他

與荷蘭傳道會的關係。在現存的荷蘭傳道會檔案中，筆者

尚未發現郭實獵因為此舉而被母會直接開除的記錄。一八

三一年，郭實獵甚至還特地用荷蘭語撰寫過一份在暹羅的

年度傳教總結。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郭實獵仍舊以每

年至少一到兩封書信的頻率，向荷蘭傳道會介紹自己在中

國的傳教進展，124荷蘭傳道會也會不定期地為郭實獵提供

一些捐助。郭實獵在後來的文章或者遊記中，時常會提到

荷蘭傳道會。當他在文章中列舉基督教國家時，荷蘭經常

處於首位。一八五〇年，當郭實獵回到荷蘭時，他甚至在公

眾場合宣稱「我就是荷蘭傳道會的傳教士」。 

這些跡象表明，郭實獵並沒有正式履行過脫離荷蘭傳

道會的手續。他的擅自出走，也沒有使他和荷蘭傳道會不

歡而散。郭實獵在一八二八年前往暹羅時，有可能受到了

湯雅各的接濟，但更可能在此後一段時間內仍然領取着荷

蘭傳道會薪金。至於郭實獵脫離荷蘭傳道會的時間，應介

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他來到暹羅之後，和一八三一年六月他

前往中國並很快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之前，但是準確時間點，

還有賴於荷蘭傳道會檔案的進一步清理。 

無論如何，離開民丹島並脫離荷蘭傳道會管束的郭實

獵，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一名不受任何差會約束的獨立傳教

士。這是他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能夠放開手腳，闖蕩和衝

擊中國沿海各地，甚至協助渣頓（William Jardine）等人倒賣

鴉片的重要前提。 

 

                                                             
124. 參見 ANZ, 1102-1.1.2.2.7.1.3.804. Kopy Dagverhaal van den zendeling K. Gützlaff, 1835。

這份總結名為「日誌」，但實際上僅是一份長十七頁，按月撰寫的年度報告。荷蘭傳道
會僅收藏有這份報告的抄件，但從該文的內容和採用的語言來判斷，其很可能就是郭實
獵寫給荷蘭傳道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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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餘論 
學界對一八三〇年代之前來華傳教士群體的研究，要

明顯少於鴉片戰爭之後的來華傳教士。這一時期來華傳教

士整體數量較少，影響巨大者，雖有馬禮遜、郭實獵等人，

但多數默默無聞。他們的出身、工作態度、來華原因也很少

受到關注。但作為新教進入中國的叩門人，他們的立場、觀

念、際遇和業績都對鴉片戰爭之前的中西關係、鴉片貿易，

乃至晚清基督教在華發展的歷程產生了較大影響。 

就郭實獵的個案而言，在荷印群島的兩年時間，無疑是

他人生的重要轉捩點。他之所以脫離母會，另選華人群體

傳教，首先，是由於郭實獵與荷蘭傳道會在傳教目標上由

來已久的矛盾；其次，是郭實獵在巴達維亞和廖內期間陸

續受麥都思、湯雅各等人有意引導的結果；更重要的，則是

對華傳教的巨大空間對郭實獵的吸引。對於成功欲極強的

郭實獵而言，這種吸引幾乎無法抗拒。至於郭實獵在選擇

華人之後，最終遠走暹羅，而未能直接到達廣東，則是清廷

的海禁政策使然。 

郭實獵在荷印群島期間的經歷，一方面，可以印證蘇精

先生在《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一書中的部分結

論。兩者均反映出一八三四年以前，新教來華初期篳路藍

縷的狀況。由於報名充當傳教士者寥寥，使得「販夫走卒，

耕田拉車者」均可入選來華，使得來華傳教士群體魚龍混

雜，最終導致各大差會在東南亞各地的傳教活動不同程度

地遭到挫折，即所謂「人謀不臧」所致。這一現象，與學界

印象中，一八四〇年以後，大量教育程度較高的傳教士來

華並陸續取得的業績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卻為學界解釋郭

實獵在一八五〇年前後造成的「漢會」醜聞，提供了較為重

要的參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以郭實獵為代表的一批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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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對華態度上的矛盾心態。相當一批早期來華傳教士，

除希望在華傳播福音、造福華人之外，卻希望中國內亂，甚

至對鴉片貿易、戰爭等行為始終保持着一種，雖反對，卻又

若即若離的曖昧態度，一重要原因正在於清政府的海禁和排

外政策，使西人無法通過正常管道踏入中國的大門。總之，

研究一八三〇年代之前的來華傳教士群體，特別是研究他們

選擇來華傳教的原因，將有助學界釐清西人在鴉片戰爭以前

對華態度的變化過程及成因，並呈現出中西交往、新教入華

過程，在政治、經濟之外的更多複雜面相。 

 

作者電郵地址：wuzhe.li@philosophie.uni-tuebingen.de 
  

Copyright ISCS 2021



不走尋常路 

 157

中文書目 
王慶成編。《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

[WANG Qingcheng, ed. Xi jian qing shi shi liao bing kao shi. 
Wuhan: Wuh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朱傑勤。《華僑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ZHU 
Jieqin. Hua qiao sh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汪大淵著。《島夷志略校釋》。蘇繼廎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1。 [WANG Dayuan. Dao yi zhi lue xiao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李騖哲。〈郭實獵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139-148。[LI Wuzhe. “A Study on the Chinese Name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18 issue 1. pp. 138-148.] 

－－。〈郭實獵的早年經歷與人格特徵〉。《漢學研究》（漢學研

究中心）2020年第1期。頁233-258。[LI Wuzhe. “Karl Gützlaff’s 
Early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udies, 2018 issue 1. pp. 233-258.]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台北：台灣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WU Yixiong. Kai du yu jin zhan: 

hua nan jin dai ji du jiao shi lun ji. Taipei: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Organization, 2006.] 

格爾德、梅奧、考恩。《牛津精神病學教科書》。劉協和、袁德

基主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Michael Gelder, 
Richard Mayou, & Philip Cowen. Shorter Oxford Textbook of 

Psychiatry (Fif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LIU Xiehe, YUAN Deji, 
et al.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馬大正編。《清代新疆稀見奏牘彙編．道光朝卷》。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MA Dazheng. Qing dai xin jiang xi 

jian zou du hui bian dao guang chao juan. Wulumu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Copyright ISCS 2021



李騖哲 

 158 

郭實獵。《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黎子鵬編注。

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3。[Gützlaff, Karl. Shu zui zhi 

dao chuan: Guo shi lie ji du jiao xiao shuo ji. Edited by John Lai. 
Taipei: OLIVE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陳鴻瑜。《印尼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CHEN Hongyu. 
Yin ni shi.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2008.] 

庫羅派特金。《喀什噶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

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А . Н. Куропаткин. 
КАШГАРИЯ,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ь страны, Ея 

военныя сил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м, С.-Петербургъ, Типография В. С. Балашева. 
Translated by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Fan yi sh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趙汝適。《諸蕃志校釋》。楊博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ZHAO Rushi. Zhu fan zhi jiao zhu. Edited by YANG Bo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4。 [LUO, Wei-hong, ed. Zhong guo ji du jiao 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

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SU Ching. Under God’s 

Command: Papers on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Christian Study Center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2006.] 

－－。《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新竹：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0。[SU Ching.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nd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1819-1846.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Copyright ISCS 2021



不走尋常路 

 159

外文書目 
Archief van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 (ANZ). Utrecht: 

Het Utrechts Archief.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CMS). Birmingham: Cadburg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LM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lyter, Herman.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Håkan 

ohlssons boktryckeri, 1946. 
Lutz, Jessie G.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2008. 

___. “The Dutch Foundations of the Gutzlaff Mission in China, 1823-
1851”,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33-250.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Berlin: Haupt-Verein 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1. 

“Der Missionär Gützlaff”, 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135 (1832.8. 
26), col. 1097-1103. 

Gutzlaff, Charles.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Vol II. London: Amith, 
Elder and Co., Cornhill, 1834. 

___.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3. 
___. 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äge in Berlin gehalten von Dr. C. 

Gützlaff. Berlin, 1851.  

Copyright ISCS 2021



李騖哲 

 160 

Medhurst, W. H.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35 Paternoster Row, 1840. 

Richter, Julius. Die evangelische Mission in Niederländisch-Indie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1931. 

Tomlin, Jacob.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Written during 

Eleven Years’ Residence and Travels among the Chinese, 

Siamese, Javanese, Khassias, and Other Eastern Nation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Paternoster Row: Hamilton, 
Adams and Co.; Edinburgh: Oliphant; Glasgow: Collins and 
Brycb; Dublin: W. Curry and Co., and J. Robertson and Co., 1844. 

 

Copyright ISCS 2021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54 Spring 2021) 

161 

Taking an Unusual Path:  
Re-examination of Karl Gützlaff’s Reason for 
Preaching in China 

 

LI Wuzhe 

Postdoctoral 

Universität Tübing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Karl Gützlaff’s diary, which he wrote (in 

Dutch during his time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as the main 

reference to discuss his reasons for leaving 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d becoming a 

missionary in China. His decision to go to China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China. Rather, it has to 

be traced back to his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fact that Gützlaff was eager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famous. Also,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ho were mostly well-educated and wealthy, 

made a good impression on him. During his time in Southeast 

Asia, Gützlaff was highly influenced by member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uch as Claudius Henry Thomsen 

and Jacob Tomlin. Some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ad a low social status and thus a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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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ed recklessly. While conducting missionary efforts in China, 

their work conditions were rather chaotic. Scandals, such as the 

embezzlement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property, adultery, and 

reselling opium, occurred frequently. Gützlaff was also later 

denounced for many immoral deeds, most of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issionaries. This is a key 

aspec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Gützlaff, and other early 

missionaries in China. Moreover, the written accounts of 

Jahangir Khoja’s upheaval in Gützlaff’s diary, reveals that due 

to long-term obstructions to enter China,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oped for domestic disorder in China so that the 

blockade of the coastal areas would be lifted. In the end, being 

unable to enter China, Gützlaff and Jacob Tomlin decided to 

travel to Siam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ir missionary efforts 

and became the first two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arriv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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